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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王喜进

清末时，高密县出了一位大儒——— 傅丙鉴。
他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家住高密
城内小康河边的傅家大街，少贫力学。七岁时，他
的父母离世，为堂叔抚养，而其叔家徒四壁，少粮
无炊，后徙城南乞丐院，乞讨为生。

饶是如此，傅丙鉴凭过目不忘之慧，靠家中
存书和借来的图书自学，未及弱冠之年，写出的
诗文便闻名乡里，被认为是旷世之才。之后，他更
是闯出高密，在朝代更迭中，谱写属于自我的人
生传奇。

“振衣初作佩，独步凤池头”

据高密市夷安文化博物馆馆长孙涛介绍，同
治五年（公元1866年），高密文苑名士蔡大廷将傅
丙鉴收于门下。民国版《高密县志》载：“蔡大廷，
字彤轩，咸丰辛酉拔贡，试用知县。性淡泊，无意
仕进。设帐授徒，四方从游者甚众，一时知名之士
多出其门，同邑傅丙鉴其著者也。”

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傅丙鉴在乡试中中
举。中举时，他借《赋得兰夜露光秋月上》诗言志
道：“叶叶凝寒碧，光真淡如流。丛兰明上月，清露
冷含秋。翠羽空蒙湿，珍珠错落收。净分荷盖润，
凉浸桂轮幽。烟散芦花巷，香迷杜若洲。三更声许
滴，九畹影都浮。鹤景临风听，蟾辉近水留。振衣
初作佩，独步凤池头。”

傅丙鉴本想独步凤池，在朝廷中展现才能，
可奈何乱世难容书生。他中举后，没能在仕途上
更进一步，为了生活，只得先被各县书院聘为主
讲。因他本身学识渊博，所至之处尽心尽力。同
时，他生怕自己讲不透彻，反而愈发严谨，是故治
学有方，弟子遍齐鲁。1903年考中状元的山东大
学创始人之一王寿彭，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傅丙鉴虽是读书人，却颇有侠义精神。对他
这段教书生涯，民国版《高密县志》如是记载：

“……主讲各县书院，馆谷所积，分济族姻故旧贫
乏，随手辄尽，不治生产。傅氏自六世以下未立祠
堂，丙鉴捐金倡修，筑室置田，蒸尝赖以修举，一
身反漂泊无归意，恬如也。”

傅丙鉴在《祭单汉廷文》中写道：“……余以
穷年奔走坎壈，春出晚归。”他的门人丁东斋在

《北海人范》中记载：“……所至主持正义，奖掖后
进，惟恐不尽。每岁暮归家，辄倾囊金分给亲故之
贫困者，祖遗田宅举以与兄而自食。”其学识、品

格无不令世人敬佩。
光绪二十六年，傅丙鉴受聘主讲临清州清源

书院。他读书“淹贯经史”，但不喜八股文，以致数
次会试未中。后参与大挑，取为二等，以教职用，
署阳谷县训导，仍以教育为业。当时，如果举人通
过不了会试，还有别路可走，即特设的“大挑”一
科。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三科会试不中的举人，
才能参加。大挑时，有一套看人下菜的奇葩制度。
大挑的仪式极简单，并不作文写字，只是设一公
案，摆上应选举人的名簿，主持大挑的王爷入座
后，即唱名传举人谒见。十个人一排齐跪下，只凭
王爷大臣一看，他认准谁是一等便是一等，毫无
凭据，可说是全凭运气。

光绪三十二年，傅丙鉴改盐课大使，签发两
淮候补，后以河工保举知县。清末政府腐败，官场
黑暗，傅丙鉴无钱打点，只能被冷落一旁。当时，
恰逢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情势下，被迫宣布实行
包括兴办新式教育等内容在内的新政，一时间全
国各地兴办了不少新式学堂。于是，傅丙鉴便回
到家乡出任高密小学堂校长。

傅丙鉴虽然是举人出身，思想并不陈旧，
宣统年间，他以原高密小学堂为基础，重新创
办了高密县高等学堂，分七级，课程主要有读
经、历史、地理、图画、算术、体操等。不久
后，因奉命编纂《山东通志》奔赴济南，学堂
由侯芝庭接任校长。

傅丙鉴久负文名，名誉齐鲁，他主编《山
东通志》的艺文、形胜、赈恤、杂志四大门
类。其中，艺文辑录山东省历代艺林著述，立
为四部，另附金石目录，汇成地方文献目录，
非饱学之士不能胜任。傅丙鉴尽心尽力，竭尽
所能，圆满完成了这四大门类的编纂工作。

“蝉吟无律自清狂”

“光绪年间，傅丙鉴中举后便主讲各地书
院，潍县是他常去授课的地方，潍县名流多与
之交，为潍县郭氏、丁氏等家族的座上宾，与
胶州柯劭忞、荣成孙葆田、潍县张昭潜等人都
常在丁家十笏园中游玩。”孙涛介绍，傅丙鉴
在《题十笏园》里写道：“十笏园中夏日长，
烟林罨画读书堂。风来野竹流空翠，雨后山花
媚夕阳。蜗篆学书仍古雅，蝉吟无律自清狂。
一从别后遥相忆，梦里犹闻宿酒香。”

丁氏家族后辈丁锡纶、丁启喆等人，自幼
好诗词，青年时期曾随同邑郭果园先生学诗。
郭果园名恩孚，字伯尹，潍县人，为当时胶东

四大诗人之一，四大诗人常聚于潍县吟诗唱
和。郭果园病逝后，丁氏诸人结成诗社，名为
“潜社”，但学诗苦于无人指正，于民国七年
（公元1918）乃请傅丙鉴主持社务。

傅丙鉴至潍县诗坛主讲，四方名士慕其名
多从之学，学诗、学书者甚众，丁锡纶、王统
照、丁启喆、陈铭晏等人是其中的佼佼者。傅
丙鉴一生来潍县的次数比较多，广交名士，吟
咏唱和，书法、诗文在潍县都名噪一时，留下
了大量的诗、文、碑、序、墨迹等。

在主持潍县诗坛时，傅丙鉴已年过七旬，
既学识渊博，又游历四方，德高望重，淡泊名
利，一时间在潍县为文坛领袖之一，求文、求
书者接踵而至。傅丙鉴性格谦和，有求必应，
学问、名声越大，为人越发谦虚，尤其尊重做
学问的人。他在重刊老友丁善长《菊谱》序中
赞丁氏曰：“潜居避名，工诗善画，而闭门艺
菊自乐。”“写为菊谱像影，而尽其神。”
“先生之笔秒，足以著先生之性情也。”他又
道：“（观此谱）恍若先生在座，与靖节先生
持杯赏菊谈诗。”对丁氏画谱大加称赞，并为
之撰《丁莲峰先生传》，文笔之优美，令人叹
为观止。

1912年前后，傅丙鉴在济南、高密等地漂
泊不定，生活越发拮据，经常以卖字为生。济
南趵突泉畔的小市场便是他经常卖字的地方。
此时，他的学生王寿彭在济南任职，也常帮着
老师宣传书法、文章。久而久之，傅丙鉴名声
大振，上门求字者络绎不绝。

1916年，王寿彭调至北京总统府任秘书，
此时冯国璋为副总统。冯国璋家中需要一名太
师傅教育子弟，于是问王寿彭有无饱学之士可
担此任，王寿彭举荐老师傅丙鉴，认为傅学识

渊博，为人坦荡，书法出众，可担此任。冯国
璋曾在山东任职，亦久闻傅丙鉴之名，欣然同
意，便聘傅丙鉴入京作冯府西席。

傅丙鉴入冯府授学后，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循循善诱，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声。后来，冯国璋成
为代总统，傅丙鉴贵为总统府西席，一时名流与
之结交者甚多，平日应酬不断，结识了不少前清
遗老和文士名流，整日一起唱和为乐。在京期间，
他在琉璃厂得到一本宋拓《九成宫醴泉铭》残本，
视如拱璧，日夜揣摩。

不久，冯国璋辞去代总统职务返回河间
府，傅丙鉴留京仍以教书为生。因不善理财，
平日花销巨大，生活日益拮据，不得已又以卖
字为业。虽生活贫困，但他天性淡泊，谈诗论
书，怡然自乐，后来索性搬回济南居住。“世
之隆也，钟鼎列于庙堂之上；世之污也，珠玉
埋于沙砾之中。故行道在于乘时，修身在乎自
立。不与人争名而自显也，不与世争功而自成
也。”1921年，他在给济宁人孙维辟写的墓志
铭中，如是言志。

“不信不能教尔等小子”

到了1925年，张宗昌邀王寿彭为山东大学
校长。王寿彭到任后，即乘舆赴济南城里，跪
请已届耄耋之年的傅丙鉴。此时傅丙鉴已双目
失明，王寿彭依然请他出山，为文学院教授，
专授《尚书》《左传》两门课。山大聘请盲人
当教授，在当时的教育界为创举，留下一段逸
趣。

当年在山东大学读书的甄凤鸣曾回忆，傅
丙鉴由人引扶到讲堂。他坐定之后，即有数位
学生起立表示反对：“我们是来读书求学的，

这是山东大学，又不是茶楼酒肆，连街坊说书
算命的都来给我们教书，真是怪事啊！还是请
你赶快走吧，别耽误了我们的学业。”一时
间，哄堂大笑。

傅丙鉴也不生气，而是欠身回答道：“我
现在确实已经双目失明，不辨昼夜，思之痛
苦，永绕于怀。这是因为我年轻时束发苦读，
等年老时才出现这种后遗症。我虽然看不到东
西，但口手健全，且能言能书，不会妨碍你们
求知的。今天我讲授《尚书》《左传》，敢出
狂言，当今之世，能将两书主文、释义、注解
全部背诵无误者，不过两三人吧。你们现在翻
开这两本书提问，如果我不能答诵，就会立即
离开，以免耽误了你们的前程，有负众望。”

接着，傅丙鉴说道：“我是高密举人，你们现
在的校长是我的门生，我曾在冯国璋河间府上任
太师傅之席，我不信不能教尔等小子。”

语毕，整个讲堂内鸦雀无声。傅丙鉴在山
大教了不到两个学期，后因军阀战乱辞职而
去。当时凡在山大的学生对他深谙经史子集，
无不佩服，惊叹无后来者！

高密北乡人孙敬堂，民国时曾任诸城县
长，青年时在山大读书，随傅丙鉴上过课。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回忆写道：“曾见傅由工友
持竿引导走上课堂，讲经时完全背诵，正文大
字，朱注小字，背诵得非常流利，讲解得也很
清楚。所以每逢他去讲经，山大的教职员等很
多前去旁听，都叹服他记忆力的健强。”

王寿彭主山大事务期间，主张“读圣贤
书，做圣贤事”，与当时的教育潮流颇不相
谐，被师生们认为守旧。北伐军入鲁后，王寿
彭迫于压力弃职而去，寄居京津。傅丙鉴此时
在山大任教尚不到两学期，在学校内失去背后
支持，又双目失明生活不能自理，不得已携子
由济南回到高密。“这个时候，他在高密的好
友或已去世，或漂泊在外，家中已无昔日之
景，祖宅破旧不堪，仅以祖产为生，贫困至日
不举火，全赖家族亲友救助。他的盲书这个时
候也大有名气，上门求字者源源不绝，也靠卖
字维持生活，直到1930年病逝，年83岁。”孙
涛介绍道。

“内不失正，外不殊俗”是傅丙鉴常用的印
章，也是他人生的座右铭。晚年时，他不问政事，
潜心读书，临终前敞开心境，自言当下北伐成功，
国家统一，死亦瞑目。他生前用过的乱杂什物，被
家人清理出来倒在城里二街西头的垃圾堆上，有
心人从垃圾堆里捡到他写的一些断笺残篇，如获
至宝，一时成为学界趣谈。

傅丙鉴以诗、文、书法名誉齐鲁，为世人
所重。他的书法楷从欧阳询，笔姿瘦硬，得欧
神骨；行书宗王羲之，又宗唐人，于《圣教
序》致力尤深，集众家之长而融会贯通。晚年
病目，犹能盲书，神完气足，无丝毫呆滞，功
力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他的诗文多佚失，存
者结成《思益轩文集》四卷、《思益轩诗集》
十卷，迄今已经极难见到，新出版《山东文献
集成》中也无此二书版本。在此衷心盼望此二
书早现民间，重新刊印，让先贤遗著得以传
世，流芳百世。”孙涛说。

■ 齐鲁名士

王寿彭任山东大学校长时，跪请已届耄耋之年的恩师傅丙鉴出山，为山大文学院教授。此时傅丙鉴已双目失明，王寿彭彭依然请他专授

《尚书》《左传》两门课。山大聘请盲人当教授，在当时的教育界为创举，留下一段逸趣。

傅丙鉴：“内不失正，外不殊俗”

□ 本报记者 卢昱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孙浩

在枣庄山亭区的翼云山上，有一处石头部
落。石垒墙壁、石铺屋顶，奇形怪状、大小各异的
石头依地势而垒砌，像一件件规矩整齐的建筑作
品，矗立在半山腰。

在这石头部落中，有一处张锦湖纪念馆，步
入其中，细细浏览，当年从翼云山下走出的青帮
大佬张锦湖的人生轨迹逐渐清晰。

“张大局”行侠仗义
张锦湖（1865年-1944年），字仁奎，滕县沈庄

村（今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沈庄）人。据现存的
《张氏族谱》载，张锦湖的高祖张廷献在清初由滕
东荒沟村迁居北面的张山湾村。在今张山湾仍有
他的祖居遗址，石房子在讲述着山区农民的艰
辛。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张锦湖的父亲张
海兰携家迁居沈庄村。

张锦湖出生时，正值清政府衰败的年代。因
战事频仍，天灾迭至，社会极不稳定。张锦湖的几
个舅爷爷为保境安民，除自己建起高墙大院，四
角构筑炮楼之外，还依山傍沟在沈庄的上下两庄
建寨自保，组织团练，当时沈庄的尚武精神蔚然
成风。

张锦湖居住的“稍门里”南柴院，地处上沈庄
寨子的西稍门南侧，这里是团练活动的中心场
所。幼年的张锦湖，耳闻目染，自小受到习武之风
的熏陶，且因天资聪颖深得衙门捕快沈君的赏
识，于是将其祖传单刀绝技破例传授给他，及至
弱冠，已是滕东武界巨擘。

1883年年初，张锦湖的妻子王氏生下一女。
因王氏缺乏哺养经验，幼婴窒息夭折，致使王氏
思女成疯。张锦湖深感在家无法发展，恰值好友
张飞约他去江苏海门当兵，因举家反对此行，他
不得不于农历二月初二深夜携铡刀一把出走。

张锦湖徒步走到台儿庄，因无钱乘船，不得
不在此盘桓。后结识马凤山，并在他的帮助下，在
一南下货船上当装卸帮手，随船南下。一路走走
停停，装装卸卸，迁延月余才到扬州。因一路风餐
露宿，加之装卸劳累，在行船期间张锦湖便得了
伤寒病。下船后，住在破庙中，得一老妇人相助，
给他喂药喂饭，病愈后在江苏清江参加军队。

在军营中，张锦湖以勇武闻名。21岁时，他为
了营救同伍，在群殴中伤人，离开江苏，前往安

徽，投奔芜湖水师营。这一待，就是十几年。
到了1900年，35岁的张锦湖投奔长江中下游

著名盐枭徐宝山。当时，镇江、扬州口岸早已是徐
宝山的地盘，而长江流域，上自芜湖下抵江阴等
城市，千余里也都是他的领域，船只多达七百多，
弟兄上万。

作为一个盐匪，徐宝山也随时关注政治变
幻。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徐宝山认为光绪帝受
慈禧太后凌辱，不愿坐视，派心腹到香港与康有
为联系，企图联合对付慈禧。1900年，徐宝山发函
指责江苏巡抚鹿传霖“坐视荣禄等窥窃神器……
而囚我圣皇”，他决定“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淮，
取道北上，以清君侧”。

徐宝山作为江湖中人，光绪帝不太可能发诏
向他求助。不过这个告示还是引起清廷极大恐
慌。此外，张謇等绅商很担心兵乱，而力劝政府招
安。清廷密令剪灭徐党，同时许以功名富贵。软硬
兼施下，徐宝山不再坚定挽救“圣皇”，提出免罪
赏官等条件。条件全部获准，两江总督刘坤一将
两淮缉私营交给他，徐宝山由盐贩子摇身成为朝
廷命官。归顺之后，徐宝山对朝廷可谓全心全意，
成为地方治安有力工具。他严明纪律，凡是奸淫
抢劫者一律枪毙，对朝廷交给的剿匪任务，不管
是谁，绝对完成。

张锦湖在这个大背景下，进入清廷的行伍
中，凭借出众的武艺，屡立战功，被徐宝山提升为
队长。当时，青帮“礼”字辈、扬州人朱奉先开堂收
徒。在朋友引荐下，张锦湖入拜朱奉先为师，排

“大”字辈，宗名“张大局”。当时，青帮按“圆明行
理，大通悟觉”的顺序排辈。“大”和“通”，分别是
第22辈和23辈。后来上海滩的青帮大佬黄金荣和
张啸林是“通”字辈，杜月笙是“悟”字辈。由此可
见，张锦湖在青帮内的地位。

张锦湖在朱奉先门下学习到不少社会知识，
对民生疾苦有着更为真切的了解，对处于水深火
热之中的同胞们深感同情。此后，张锦湖更行侠
仗义，以刀会友，交结了众多的江湖义士。一时声
名鹊起，深孚众望，被誉为江淮“三把半单刀”之
第一刀。

1906年，张锦湖在镇江通过安徽人柏文蔚介
绍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员。柏文蔚
曾与陈独秀等人秘密建立反清革命团体“岳王
会”，其主要任务是发动青年学生及清军内的中
下级军士，暗杀清廷军政要员。1905年冬，柏文蔚
率领南京岳王分会全体会员加入孙中山领导的
同盟会。

“十万甲兵困金陵”

加入同盟会后，张锦湖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
展革命组织，在革命阵营内部、军旅和民间都有很
高的威望，其影响力也为孙中山先生所重视。1911
年5月，张锦湖接受孙中山之约，亲赴澳门，与孙中
山共商江淮流域国民革命之大计。会谈结束后，张
锦湖携带孙中山手谕，回到军营，进一步联络各地
志士豪杰，认真细致地策动驻守江淮各地新军和
巡防营等，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
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拥护国民革命。张锦湖所在
的部队正驻守镇江。在他的策动下，于11月7日宣
布起义，成立了镇江军政府，并推举营长林述庆
为都督。同时，张锦湖又耐心地调解当时的革命
军首领徐绍桢、徐宝山和林述庆之间的个人恩
怨，使他们摒弃前嫌，联合各地力量，成立江浙联
军，准备一举攻占南京。

攻打南京是一场大战役，各方面安排都很周
密。根据分工，张锦湖利用自己在帮会、社团等组
织中的影响，联络苏中军事武装，筹集军需粮草；
以协调员的身份与同盟会领导的军队取得联系，
让他们协助攻打南京。11月中旬，江浙联军会集
镇江，由徐绍桢任总司令，张锦湖率领第一军，参
加南京攻坚战。

1911年11月15日，江浙联军完成了对南京的
战略包围。张锦湖所率第一军，负责攻打天保城。
他将部队分为三路：一路专门负责运输，昼夜兼
程将砖块运至城下，并用红绫布覆盖起来，以充
粮草蒙蔽敌人；一路专门修造工事，架设帐篷，摆
出一副长期作战、务必攻克城池的架势；自己则
亲率一路军队，白天集结于城下，夜晚撤回，连续
七日，迷惑敌人。

同时，张锦湖又通过帮会的关系，联系驻守
狮子山的炮兵，让他们相机行事，里应外合。他派
人到城内张贴告示：“十万甲兵困金陵，虎闯马营
如履平。提督纵有三头六臂，难逃指日覆灭命。”
以此动摇城内的军心。守城官兵的士气大受影
响，厌战情绪蔓延，战斗力明显下降。这些举措都
体现了张锦湖杰出的军事才能。11月22日，江浙
联军向南京城发动猛攻。江苏巡抚张勋的军队最
终败退。11月30日，雨花台被革命军攻占，张勋狼
狈逃到了徐州。

1911年12月2日，革命军进入南京，这对当时
的革命形势有巨大的作用。孙中山先生回国后，

领导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决定定都南京。这
就充分体现了南京的地位以及江浙联军攻克南
京的重要意义。

1912年2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根据张锦湖
对革命的贡献和在攻克南京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任命其为陆军第八旅中将旅长，镇守军事重地扬
州。

1917年8月14日，因通海镇守使管云臣奉调北
上，另有差委；张仁奎奉命率第七十六混成旅驻
防南通，并兼署通海镇守使。此时，恰逢近代史上
著名的实业家张謇在家乡南通发展工业，兴办教
育。作为地方官，张锦湖在各方面都给予张謇全
力帮助，两人私交甚好。他在南通驻防十年之久，
保境安民，励精图治，积极襄助张謇发展民族实
业，实施“棉铁政策”，使南通地区出现“闾里富
庶，人庆升平”的偏安局面，成为中国近代实业发
展的典范。

1924年，张锦湖59岁生日时，南通各界为其
立纪寿碑，碑文为张謇书丹，张謇三弟张察撰文，
褒扬张锦湖政绩，并将纪寿碑立在南通天生港要
口，以示纪念。张謇赠以“江淮知名，濠州旧望；闯
井刻石，长孙生平”的嘉联，并亲往贺寿。

1926年8月24日，张謇逝世，这使处在南方革
命党与北洋派系政治漩涡中的张锦湖一度处于
极度的渺茫之中。张锦湖在恭挽张謇的挽联中深
表：“卅年事业岂徒文史过人，忆自惜状头，惟有
先生当首屈；十载追随不以武夫视我，问从今报
德，只应诸子共心丧。”挽联充分表达了张锦湖对
老师的敬仰、爱戴之情，其失去老师、挚友的悲痛
心情溢于言表。

“恨吾年老，不能起而杀贼”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总司令蒋介

石聘请张锦湖作军事顾问。1927年，张锦湖以年
老请求退休，得到批准，并特批他为国民政府高
等顾问。

退休后，张锦湖寄居上海。尽管有着优厚的
待遇，住在中国最繁华的城市里，但他仍忧国忧
民，关心时事。山东故乡大灾，他捐款捐物，资助
乡里，赈济滕东百姓。1932年，张锦湖捐款二千元
重修位于家乡的翼云山庙宇20余间，修盘山路3
华里。1936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的
步伐，煽动“华北分治”。张锦湖以个人身份到河
北、山东等地，劝说故友同僚，让他们以民族利益
为重，以国家统一为上，维护民族团结，一致对

外，得到了抗日爱国人士的赞誉。
抗战爆发后，张锦湖不忘为民族解放大业尽

心献力，毫不畏惧日军的恐吓、威慑，利用自己居
住在法租界的有利条件，保护了许多抗日爱国志
士。1943年，华北多地大旱，张锦湖等在山东会馆
内成立“鲁省急赈委员会”，将募集到的资金和自
己捐助的善款共224万元，寄给世界红十字会济
南分会，以救济灾民。可以说，扶贫济困、行善乐
施，贯穿了他的一生。

在上海，张锦湖见证了日军犯下的滔天罪
行，同时见证了个别徒弟和一些徒孙沦为汉奸的
过程，这让他非常痛心。可让他更为痛心和感到
愤怒的是，日本宪兵竟然闯入家中强行搜查。

事情发生在1943年。据张锦湖的孙女张慧敏
回忆：“我大伯张孟才整天在楼上捣鼓他的无线
电台，还对着机器发报，‘摩叽——— 摩叽——— ’也
不知说的什么。有天，大伯刚刚用车把电台弄走，
家里就闯进几个日本人，楼上楼下到处翻。爷爷
年纪大，拦也拦不住，就问：‘为什么私闯民宅，乱
翻东西？’翻译说：‘你家私装电台，搜电台！’日本
宪兵没搜着电台，十分恼怒，就要带走张孟才的
夫人高氏。爷爷跟日本宪兵理论，可对方并不理
会，依然要强行带人，高氏在一旁吓得直哭。”

最后，张锦湖怒不可遏，把手中拐杖一甩，斥
道：“要带，把我带走好了！”日本宪兵见张锦湖动
了怒，反被吓住了，几个人面面相觑，悻悻离开。
张孟才爱好无线电，在家装电台，搞发报，做实
验，纯粹是出于对无线电的爱好，并没有进行秘
密发报，更谈不上危及日军在上海的安全。

这次事件，虽就此平息，但作为叱咤风云的
青帮大佬张锦湖，此事却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
阴影，他已深深感受到亡国的屈辱。他曾愤然道：

“恨吾年老，不能起而杀贼！”自此事件之后，张锦
湖便忧愤成疾，一病不起，于1944年12月24日逝于
沪，谢幕江湖。

■ 名流影像

张锦湖加入同盟会后，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1911年5月，张锦湖亲赴澳门，与孙中山共商江淮流域国民革命之大计。

在张锦湖耐心调解下，各路革命军联合成立江浙联军，并完成了对南京的战略包围。张锦湖亲率第一军负责攻打天保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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